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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望潮客户端
更多精彩等你来

“做这一行，每天要四五点起
床，许多人吃不了这个苦，就转行
了。”前一晚凌晨 2点睡，当天从
宁波赶来椒江的周成相笑着说，

“不是说当了老板就能轻松的，有
天早上我晚起了一会儿，一看
100多个未接来电。”

退伍后，周成相当了一阵子
司机。妻子的舅舅开办钢厂，让他
过去上班。周成相却说：“如果你
只是卖我个面子给我一份活，我
不去。”对方听完，开始带着他，教
他做生意。

周成相说，是部队的大熔炉
让他见了世面，“人一定要自强。”

如今，周成相从事废钢铁回
收生意，年营业额过亿元，他依然
起早贪黑。在他看来，吃得苦中
苦，是部队生活给予他的品质。

老大郑士波也在做生意，
年年闯荡，四处奔波。但他为
人豪爽，做事靠谱，在业内小

有名气。
“从部队出来，无论怎样，希

望保持住那颗初心。”郑士波说，
“如果祖国需要我们，我们随时冲
上前。”

2021 年，何一帆退役。他回
到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继续学业。

他所在的寝室有 6个室友，
其中 5人都是退伍军人。大伙儿
商量好，秉持“军人退伍不褪色”
原则，每天一起训练、跑步，一起
打扫卫生，保持部队作风。

晚上，这个寝室是“不准”刷
手机的。大伙儿会讲部队里的
故事，探讨军人精神。大一下学
期，在 5 名退伍军人鼓励下，唯
一没当过兵的室友也去了福建
从军。

此后，学校每逢征兵宣传，就
会找上何一帆的寝室，让他们做
同学们的工作。

因为当过兵，何一帆做事认

真、沉稳，大二竞选成了该校建
筑工程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学
校办运动会，他身先士卒带领
同学们晨练、晚练，结束后，又
跟同寝室的战友们一起跑步。后
来，学院代表队拿到了运动会的
第一名。

采访快结束了，何一帆起身
准备离开。走前有些不好意思，告
诉记者，自己感冒了，得去挂针。

“还烧着呢，39℃。”郑士波解
释说，“可对我们当过兵的人来说，
只要组织有任务，必须去完成。”

三门这户烈士家庭，隔代上演“红色接力”——

一门六子从军记

台传媒记者陶子骞/文 李洲洋/摄
“从军，源于我血液深处的爱国情感和本能冲动……”3月14日，三

门人郑凯轩作为新兵代表发言。这是他参加北京新兵役前训练的第十
天，连日操练，他瘦了，也黑了，但目光炯炯，精神昂扬，已初步有了一个
“兵”的样子。

此前，郑凯轩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三
年级，投笔从戎，是他自己的选择，对此，
他的家人并不意外。从2005年起，他
们家族这一辈的男丁相继从军。郑凯
轩是家里的“老幺”，他的五位兄长，
全是军人。

“让我来当家里第六个兵
吧！”下定决心那天，郑凯轩跟父
母说，“我们要把这个光荣传统
延续下去。”

“您的孙子为什么都去当兵了？”
围住郑凯轩奶奶金金珠的记者中，有
人发问。

“我父亲金贤俭是烈士，烈士后
代根正苗红，他们保家卫国不是应该
的吗？”金金珠理所当然地回答，底气
十足。

翻看三门亭旁红色往事的资料，
“金贤俭”这个名字，屡屡出现。解放
战争时期，他是中共三门县亭旁区
委联络员。1948年，在敌人的一次围
剿中，为掩护驻扎三门亭旁山区的
游击队撤离，金贤俭牺牲于海游镇
千井潭。

父亲走时，金金珠只有5岁。成长
过程中，靠着母亲和邻里的讲述，她逐
渐拼凑出父亲牺牲时的场景。

“他们说我父亲经受了严刑拷
打，始终没有松口。”金金珠说。多
年来，她牢牢记住这些细节，并讲

给儿孙听。
“从小就知道曾外公是烈士。”郑

士波是兄弟中的老大，也是第一个从
军的。他回忆，在亭旁，像他们家这样
的烈士后人不在少数，尊崇烈士，往往
就是尊崇先辈。每年，家家户户还会给
烈士扫墓。

在这片土地长大，红色的种子自
小就栽种于郑士波的心里：“少时漫山
遍野地跑，我会想象烈士在这里浴血
奋战的场景，血液为之沸腾。”

到了高二，老师、同学们就都知
道郑士波向往军旅生活，常常开玩
笑，说他会去当兵。而他也默默做了
决定——去部队走一遭。

大一那年，郑士波终于入伍。他坦
承，一开始，男孩子喜欢摸枪摸炮，觉
得那样帅气，选择入伍，有一部分是因
为这些。但去了部队，集体生活让他发
生了改变。

红色的种子

“部队里不讲自我，讲团结；不讲
个人利益，讲奉献！”郑士波全身心投
入到部队的生活里。每一次训练，他
都全力以赴。他一分钟能做 106个俯
卧撑。扔手榴弹，每次扔完他都拿不
稳筷子。

他入了党，变得有集体荣誉感，
逐渐明白军人的责任。4年里，他立过
三等功一次、获评优秀士兵两次、被
嘉奖一次。他会跟兄弟们讲部队里的
趣事，语气成熟了，但带着骄傲。

“他去了没多久，感觉谈吐就变
了。”兄弟中的老二杨天越说，这是
郑士波二姑姑家的儿子，小他一岁，
从小一起长大，“忽然稳重了，讲事
情有条理，对事物认知也比同龄人
超前。”

同出于三门亭旁，杨天越又何尝没
有红色情结？次年，他也应召入伍，去了
当时的宁波东海舰队（今属东部战区）。

“走时，我直接断了自己的后路，

没有保留学籍。”杨天越说，“我想，进
了部队，就要一路走到底。”

在部队待了一阵，他与家人通
话，才得知大姑姑的儿子、兄弟里的
老三周成相竟也入了伍，和郑士波同
在浙江省军区。

“当兵，更像我们心里的一个梦
想，平时不会轻易提起。”周成相笑
道，“我们一起时，没对彼此说过。
直到发生了，才知道‘原来你也是
这样’！”

后来，杨天越考了士官学校。士
官学校的要求，比一般部队要严格许
多，他咬牙挺过2年的艰苦训练，成了
一名海军通信兵。当兵 12年，他几乎
年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从事通信工
作。转业后，又去了温岭人武部，一直
与军人打交道。

“在我看来，军人是最可爱的
人。”杨天越说，“其实，在许多看不见
的角落，都有军人默默付出。”

成为军人

2012年和2019年，老四杨天
书和老五何一帆又相继入伍了。
杨天书是武警战士，何一帆则
被野战军部队选中。三个哥哥
开玩笑说，家里的军种越来越
丰富了。

武警和野战军的训练都很艰
苦，尤其是野战军，上山下海，地
里爬、海里游，都是常有的事。

听惯兄长们讲部队生活，何
一帆原以为自己对部队已经很了
解。直到进了野战军，他才发现，

“完全是两码事”。
“动不动会凌晨两点集合，需

要会野外生存，还得进行冬天抗
寒训练，要求非常高。”何一帆说。

但他没“倒”老郑家的“牌
子”。新兵下连考核，十五个科目，
他拿下了十四个优秀。

郑凯轩和何一帆只差 2岁，

从小亲近，总爱问何一帆部队里
的事情。“直到他前些天入伍，我
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也早就想去
了。”何一帆笑道。

对于“当兵”这个词，郑凯轩
更不陌生。

3岁时，父母在外，他有一阵
子寄宿在大伯母家。那一年，郑士
波前往浙江省军区当兵，郑凯轩
跟着伯母一起在站台为他送别。
兄长一身军装踏进列车的画面，
成为他对军人最初的记忆。

小学三年级，父母送他参加
军事夏令营。夏令营模拟军队的
生活、训练环境，学生们不能与外
界随意联络。其间，不少孩子忍不
住哭闹，还有父母接走的。郑凯轩
的母亲李玲素放心不下，打电话
询问，却听电话那边儿子淡定说
了声“一切都好”。直到夏令营结

束，她才发现儿子的腿上叮满蚊
子包，在里边还因感冒发了烧，却
一字未提。

“还是受他哥哥们的影响，都
是报喜不报忧。”李玲素说。

郑凯轩从小就是尖子生，会
架子鼓、萨克斯等好几种乐器，爱
好乒乓球、篮球、骑行，大学又上
了清华。这些年，其实从没有人跟
他提出过从军的要求。可有些事
早已潜移默化着他。

“军人，这看似简单的两个
字，背后的分量重于泰山……军
人当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当有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
从容大义，‘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磅礴气势，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的壮怀激烈！”郑凯轩在入伍发言
稿写道。

接力棒

退伍不褪色

①郑士波、杨天越、
周成相三兄弟在一
起。
②郑士波曾荣立三
等功。
③郑士波
④杨天越
⑤周成相(右一）和
父亲周德进合影。
⑥杨天书
⑦何一帆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兄弟5人与奶奶金金珠在
一起。右起分别为郑士波、杨天
越、周成相、杨天书、何一帆。

兄弟们陪奶奶金金珠聊天兄弟们陪奶奶金金珠聊天。。

⑤⑤ ⑥⑥

⑦⑦
部分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郑凯轩郑凯轩（（二排右八二排右八））在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20232023年春季欢送新兵应征入伍座谈会上年春季欢送新兵应征入伍座谈会上。。

穿上军装的郑凯轩


